我眼中最美的教师
                                                  ——记漕桥小学孙红艳老师
孙老师是一位热爱教育的好教师

教育的真谛在于爱，孙老师的父亲也是老师，在当初选择工作的时候她选择了当老师，当初选择丈夫的时候她也选择了老师。35年与教育为伴，与教师为伴，默默无闻，无怨无悔，每天教书，每天育人，每天平凡，每天做着一丁点儿小事，35年成就了教育的大事，她就是这样热爱教育。孙老师来漕桥小学已整整10年半了，她是2004年暑假调来漕桥小学的。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备课、上课、批作业、对差生补差，一天三进课堂，早晨抢时间，中午拖时间，傍晚还是抢时间。可以说，她是进课堂时间最多的老师之一，以至于引起一些调皮学生写信到校长信箱，信中写到：虽然你是校长老婆，我也要告你一状，每天都要抢占我们的课余玩的时间。几乎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天道酬勤”，所以孙老师每次统考的成绩都能名列前茅，甚至领先平行班10多分。她说，我没有什么可写的，就是“认真教学”四个字。的确，她就是这样认真教学的人，可以说她工作几十年从未请过一天假，她可以把差生带到家里，耐心辅导补差，供应晚饭，再用摩托车送学生回家，而且绝非一次两次。她可以将领导无奈而分给她的差班通过一两学期的孜孜不倦、持之以恒而使班级成绩逐步攀升，达到平均，超越平均再名列前茅。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成绩上去是硬道理”，升初中、高中、上大学就是以成绩说话，这是乡下老师一种朴素的、现实的，也是家长欢迎的教育理念，至于与素质教育是否合拍，我想武进教育局的素质教育考核仍然是学业考试的成绩占了十分重要的比重。

孙老师是一位家庭好成员

孙老师首先是一位好女儿。母亲生她时已37岁，有一个姐姐长她17岁，有两个哥哥，兄弟姐妹共4人。她26岁时死了父亲，父亲病重的两年间，她几乎每周要在医院陪夜两三天，端水送药，陪说话。父亲逝世后，母亲很孤独，因此，尽管自己教学工作很忙，抚养小孩也很吃力，但是几乎每隔一周都要买些好吃的送去娘家，给母亲以温暖，给兄弟嫂子以亲情。她的姐姐远在千里之外的宁夏银川，兄弟嫂子又都在农村为生活奔忙，所以关心母亲生活疾苦的重担就较多地落到了她的身上。当母亲病重时，常常巴望的就是这个小女儿的出现。母亲患病期间的所有费用好几万元钱都有两个女儿承担，而母亲的五六万元积蓄都分给了两个兄弟。她的磊落和慷慨折服了娘家的诸亲百眷。特别是两个兄弟嫂子，侄男侄女都愿意围绕在她的周边，她似乎是这个家的大家长。不但如此，孙老师对婆家人也非常有亲和力。近两年，两个姑娘都置房上梁，乔迁新居。农村风俗上梁办酒很盛行，喜糖横鞭，千年余、万年代，苹果桔子大喜来，糕粽团圆、馒头面包，鸡鱼三升，应有尽有，一应俱全。东西要买好的，品位要是高的，弄得两个姑娘喜上眉梢，笑得合不拢嘴，都说娘家人撑了她的大场面，要多谢阿哥阿嫂，至于经济账从不计较多少。只要事情办得漂亮，双方欢喜满意就是好。

孙老师夫妻双方都从事教育。她竭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家中事情再忙，只要丈夫是为教育事业奔忙，休息日跑东跑西都积极支持。特别是漕桥小学易地新建的这一年半的时间中，丈夫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暑假中有时一天两趟来学校，孙老师却没有一句怨言，暑假里人跑得黑了，孙老师说，没事，本身黑佬，黑佬健康。丈夫身为校长，两人同时在漕桥小学工作6年。作为校长的夫人，为学校做得再多也是应该的，必须任劳任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有时还要受到旁人的提防，人家的回避，她从不在丈夫耳根吹耳边风，学校的大事要事往往她是最后一批知道的人。有时候有教师登门找校长有事情，孙老师的规矩是打个招呼，泡杯茶，悄悄地进入房间看电视或下楼散步，待来宾谈话结束方再出现，从来不参与政事，从来不肯插话摆观点，绝不影响丈夫的主观意见。这是一种水平，这更是一种资格和境界。孙老师还特别关心周校长的身体，细心照料，陪着丈夫散步、快速走路，目的是为了丈夫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体质。

孙老师的家庭好成员还体现在她是一位好母亲，关爱儿子，身体上的关心无微不至，儿子想吃什么烧什么，口味很好，所以一家人吃得个个像弥勒佛。她是一位好阿婆，儿媳妇每次回家都愿意两个人在厨房里谈天说地，亲密无间，胜似一对母女。孙老师更是一位好奶奶，现在孙子有了，孙女也有了。当初孙女还没生时，孙子总愿意和奶奶一起睡，现在又变成孙女和奶奶睡了。只要儿子媳妇孙男孙女到家，家里就像过年一样，油盐糖酱，锅碗瓢盆，好一首天伦之乐交响乐曲。

孙老师是一位社会好公民

孙老师是一位社会好公民，努力遵守社会公德，从不违规违法。夫妻俩每次驱车外出，总要提醒车开慢点。周校长开车速度比较快，有时也抢黄灯，没有探头的路上还要超速，她总是一直啰嗦，以致有时两人要不理不睬，出现冷战局面。她老教育小孙子要懂规矩，懂礼貌，瓜皮果壳不乱丢，不向车窗外抛垃圾，吃饭要爱惜粮食，乐意吃孙子孙女的饭碗头。听她丈夫说的三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周校长参加中高教师职评，因电脑不会，正是隆冬腊月，孙老师找到范卷，每天在学校学会几十道题再回去和他一起学，说一起学实际上是教周校长，通过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周校长顺利通过了职称计算机考试。孙老师还是个好学上进的人。2011年暑假，孙老师报名参加了汽车驾驶员培训。当时她已50多岁，但是她勤奋肯苦，不怕炎热，老夫妻俩抱着孙子，撑着大伞在烈日下一遍一遍地练习，最后考试一次性通过，令人佩服，现在她是我们学校年龄最大的女性驾驶员。还有2012年清明后，政平的常州香远堂周氏着手修家谱，丈夫周翰凯被推为此次修谱理事长，理事长号召大家群策群力，要为修家谱慷慨出力。周校长问她我们出多少，我们不是老板，拿拿薪水的……她说，自己勤俭节约做人家点，你是会长也不能少，至少一万元，第二天她就提了一万元现金上交到理事会。啊呀，真给面子，真撑丈夫的腰，也乐意为周氏大家做好事，所以现在他们周氏的老板、老板娘见了孙老师都十分敬佩，乐意与之交往。

孙老师是个比漕桥人更热爱漕桥的人，她说小时候上漕桥的，做老师后在杨桥也上漕桥的，当丈夫因工作需要当漕桥小学校长后，适逢漕桥菜场新建，夫妻俩不约而同决定在漕桥落户，全部积蓄抖出来还不够，亏债买下了现在住的两间楼房，又调来漕桥小学工作，做上了有根的漕桥人。非娘家，非婆家，不是城市，仅为街镇，就将夫妻俩前半世的所有积蓄孤注一掷，落地生根开花，当上了永远的漕桥人。这是什么，这是爱漕桥，这是对漕桥的感情，尽管现在周校长已不在漕桥工作，但是他们俩仍无怨无悔，每天回到漕桥的安乐窝，与漕桥的老师、漕桥的学生、漕桥的老百姓在一起，同呼吸共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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